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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紫培早就已經習慣了被盯著看。她也同樣熟悉被充滿敬畏的提問和絕望的祈禱所包圍著。當人

們在面對一位大天使時，往往會引發這樣的本能。但她還沒遇到過一個小女孩緊緊抓住她的翅膀

追問她， 
 
「你是一頭龍嗎？」 
 
她眨著散發著柔和光芒的眼睛，看著那張圓滾滾、毫無懼色正抬頭看著她的小臉。 
 
「龍？」 
 
「你有翅膀——」孩子正開口說道時，旁邊某處的一個女人震驚地發出一聲尖叫聲——大概是她的

母親吧。在她向一位慌亂的貴族解釋說她來這裡是為了見娜爾施之後，艾紫培留意到飛船上沒有

其他任何人來詢問她的來意，她被熱情地告知在找到道宗之前請放輕鬆的待在這裡等待即可。不

管娜爾施的族人——在記憶中是潔斯凱族——曾經生活是怎樣的，至少他們都彬彬有禮。「而且你

還有另外的四肢軀體，」那小孩繼續說道。 她說出這句話的方式聽起來帶著挑剔的語氣，就像有

人被迫讓其他人使用他們最好的陶器，卻警惕地看著以防有所損壞一樣。「這就意味著你是一頭

龍。」 
 
艾紫培考慮了一下。「是嗎？」 
 
小孩點了點頭。 
 
這種指控顯得有點偏頗。艾紫培曾聽到過許多的故事，講述著韃契的龍有多麼的怪異，以及它們

的形體是有多麼的變化多端。或許，這個時空的父母便直接以更簡單的方式告誡自己的後代子孫

，凡是只要有四肢加上兩翼的東西都是龍，以這樣簡單粗暴的警告方式，來防止兒童去探究黑暗

中聽到的奇怪聲音。 
 
但當女子跑向艾紫培，雙手緊緊抓住女兒的肩膀時，她的臉上流露出的是真正的恐懼。 
 
「祈求您的原諒，」她說道，站到了艾紫培和孩子之間。儘管被推到母親的身後，孩子仍在大聲地

抗議著。 
 
「媽媽，我想和龍女士談談。」 
 
「我的女兒還沒有學會正確的禮儀。請原諒她說的任何冒犯您的無禮言語。」 
 
艾紫培伸出一隻戴著腕甲的手，看到女人畏縮地躲開時僅僅略感到驚訝。如果是在前世的話，她

或許會放聲大笑，或是再試著去安慰這對妻女。然而，自從她飛升轉化以來，可以感覺到她的各



種情感都被大量地模糊化、變得毫無意義，與為正義而行動的本能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就目前來

說，最好的仁慈是跟面前的這位女士保持足夠使其安心的距離。因為很顯然地，她想要的只是盡

量地遠離艾紫培，跑到甲板上允許她去到的最遠地方。 
 
「不用擔心冒犯的意思，」艾紫培將翅膀緊緊地折疊在背後，微微地低下頭，希望這位女士能從她

冷靜的禮儀中感到一絲安心。「願妳前行的道路伴著妳所崇拜的神祉的祝福。」 
 
那女人看向她，朝大天使露出了個奇怪的表情。她臉上閃過一絲不確定的微笑，然後用一隻手臂

將女兒抱起，像扛一袋米一樣將她搭在肩上，在確定了女孩的安全之後，她才從艾紫培身邊退

開。女人向後退了四步之後，轉身小跑步離去。大天使仍可以聽到他們一邊離去一邊爭吵著的聲

音。 
 
「但是那個龍女士，媽媽。」 
 
「最後再說一次，她不是龍......」 
 
「如果她不是龍，」孩子以堅定的邏輯抓住了她母親話中的弱點，得意地叫道，「那為什麼我不能和

她說話？」 
 
「因為我有可能是錯的！」 
 
他們的聲音漸漸消失在周遭的喧鬧聲中。艾紫培周遭散發出的珍珠光比懸掛在空中成排的燈籠

所發出的光芒更加冷淡。燈籠隨風擺晃著，不受到任何束縛。周遭終於清空無人的艾紫培獨自站

在那裏打量著飛艇。它可能曾經是一座寺廟，甚至是一連串的寺廟——至少在災難降臨之前或許

是。無論發生了什麼，都不足以阻止潔斯凱人有效率的利用這片廢墟——有屋頂的建築結構，裝

飾著金色的彎曲天藍色屋簷，在裂縫或有著修補痕跡的地方還留有些裂痕——被小心地放置在這

艘巨艇的船頭上。在廟宇頂上主要的高塔裏懸掛著一個巨大的硃砂色明燈。到處都有僧侶，有的

在搬運著捲軸，有的在中桅帆下行走，檢查著索具或是擦洗著甲板。它們熟練得以類似雜技技巧

的方式行動著，儘管艾紫培現在已經擺脫了凡人的喜怒哀樂，但她仍然覺得它們很賞心悅目。 
 



 
 
「艾紫培·提瑞，」她身後傳來一個聲音。「我們從未見過面，但我聽過你的傳說，就像你聽過我的一

樣。很高興終於見到你，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她轉身看到一名婦女穿著與僧侶們一樣的藍白色長袍，但她的服飾更加地精緻和華麗。她的表情

平靜，但難以捉摸，臉上帶著敷衍感的微笑。 
 
「我是潔斯凱的道宗娜爾施。我相信您在找我。」 
 
艾紫培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在無意義的浮誇禮儀上。「龍襲風暴已開始在整個多元宇宙中四處肆

虐。我是來韃契詢問關於控制住它們的方法。」 
 
娜爾施的臉上瞬間佈滿了頭疼不止的擔憂。 
 
「那你恐怕是白來這一趟了，」娜爾施邊說道邊側過身，伸出手掌向艾紫培示意小屋的方向後，帶

頭走在前方。「請跟我到我的書房去。我們需要交流加強彼此對龍襲風暴的了解。我懷疑情況比我

們各自想像中的還要糟糕許多。」 
 

 



儘管娜爾施熟知潔斯凱人的待客習俗，但她卻不確定當客人是位大天使時正確的禮儀是什麼。據

娜爾施所知，艾紫培並不是一出生就是天體生物，她也曾經是個人類。但從各方面來看，她從當

時到現在都維持著同樣嚴謹的價值觀。娜爾施心裡感到一陣痛苦，她再次回想起阿耶尼，想起了

他對艾紫培的喜愛，以及對於她對正義的執著、以及她為那些無法自我保護的人所付出的努力和

同情心。 
 
她也想到了多美代和她的傳典會，以及這位月人女性對學習一切事物的渴望，無論是多麼瑣碎的

軼事也不放過。她是第一個提及艾紫培和她的勇氣的人。娜爾施心裏希望她的朋友們——不然要

怎麼稱呼那些和你坐在一起分享故事、聽你講上幾個小時、吸收你所講的每一個故事的人們——
一切安好。自從她的火花熄滅後，她就再也無法跨越黑暗虛空了。起初她還感到一陣失落，但到

後來轉變成一種釋懷。現在她有理由只專心想著韃契，全心投入重建被摧毀的家園的工作中。儘

管如此，她還是會想念他們，那些其他的鵬洛客們，想念那些少數能夠理解無法完全融入一個時

空之中的感覺的人們，想念那些追求渴望超越肉體和傳統所能給予的感覺的人們。 
 
「多美代會很高興和我們在這裡見面的，」艾紫培說道。她身上散發出的光芒就像是來自一根即將

熄滅的蠟燭。 
 
「是的，她會的，」娜爾施說道，她對自己的聲音是如此地生硬感到驚訝。「還有阿耶尼。」 
 
「為了把他和妮莎帶回來，我們付出了一切代價。一個女人的生命。一個活著的鵬洛客的火花，以

及一個死去的鵬洛客的火花。阿耶尼，他——我想有時候他更會希望是...... 」 
 
她接下來的話消失在喉嚨裡。 
 
「在他的心裏深處，」娜爾施慢慢地說道，沉默的空氣中充滿了名為傷痛的隱形尖刺。如果他們不

小心處理的話，他們就會再次揭開過去血淋淋的傷疤。「他只想要心裏的平靜。」 
 
「是的。」 
 
一種尷尬的沉默籠罩著他們，沉重得像沾滿了血的絲綢，兩人之間只隔著娜爾施的書桌。她曾抗

議過它過於宏偉的面積，說她只需要足夠的空間來放置她的墨水瓶和捲軸、教科書和未翻譯的書

籍，但其他掌事者堅持認為——潔斯凱族人需要一個新的象徵人物。而且，作為道宗，這也是她職

責的一部份。因此，她需要合適的家具服飾，首先要有一張看起來足夠正式的辦公桌。 
 
「之前你說過，事情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糟糕。」 
 
「在韃契的龍襲風暴已經變得比以往更加強大了，」娜爾施對話題的轉變感到高興。悲傷真的是很

難處理。她有認識農民不屑於虛偽的同情，更偏向於實事求是的傳達壞消息。但也知道有戰士們

脆弱得像裂開的玻璃般，當得知親人去世時，他們會像孩子一樣哭泣。娜爾施無法分辨該把艾紫

培歸類於哪個階段。更糟的是，她確信大天使會對潔斯凱族對於來世概念的冷漠表示懷疑。不過

，她也有可能不會。因為阿耶尼曾經說過—— 
 
娜爾施搖了搖頭。她提醒著自己要集中注意力，試著不去想她是如何間接才得知阿耶尼已抵達韃

契的消息，以及她已經花費了多少天等待這位獅族戰士來聯繫她、來再次建立關係。 



 
他是否因此就認為她冷酷無情？ 
 
她讓他失望了嗎？ 
 
「已經到了他們開始重塑韃契本身的地步了，」娜爾施從一個捲軸盒中取出一捲地圖並將其展開

在桌面上。羊皮紙上佈滿了斑駁的註解，其中包含了最近這幾個月她做的筆記。「有些地方的水位

上升，有些地方出現了塌陷落穴，甚至還出現新的地質構造。這本身就令人擔憂，因為它對當地

的生態系統產生了令人擔憂的影響，但主要是這裡、這裡和這裡。」 
娜爾施指著地圖上的三點，每個點都用墨水重點式的圈了起來。 
 
「我們的瑪爾都聯絡人說，草原上的一些地方已經開始長出鱗片來了。」 
 
「鱗片？妳指得是說，長在土地本身上...... 」 
 
「不，不，並沒有東西活過來。」娜爾施思考了一會兒。「至少還沒有。儘管跟據報告顯示，現在有長

著爬行動物眼睛的牛，和長出翅膀的貓。我不知道這些裏面有多少是瞎編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

的——這裏面一定有原始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像烏金一樣強大的東西。」 
 

 
 



「只是烏金已經不在了，」艾紫培說道。 
 
娜爾施點點頭。「而且波拉斯已經死了。從理論上講，這可能是其他與他們相同等級的古龍所為，

但烏金曾確信過他的所有同族也都已經死亡了。」她輕輕吸了一口氣。「我十分確定這與烏金的離

開有關。他的存在催化出，或者甚至直接創造了最初原始的風暴。然而，根據我們所有的記錄，風

暴在那之前從未超過一定程度的強度，直到他被困住失去行動能力為止。因此，可以說他在某種

程度上充當了形式上的壓制物，保護著這個時空不受其引響——」 
 
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用一聲沮喪的吞嚥聲壓下了滔滔不絕的話語。艾紫培並未要求娜爾施進行

任何的理論分析，所以她不會讓她的客人承受她長篇大論的痛苦，這是禮儀，或者，至少娜爾施

是曾經這麼被告知的。 
 
「無論如何，」娜爾施說道，努力著使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如果不是因為龍襲風暴會產生出更

多的龍來，而且每一條都比上一條更大、更強壯、更飢餓，光只是龍襲風暴的話，就還是個可以控

制的問題。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對抗舊的龍群，但這些新的龍卻顛覆了我們的認知。」 
 
「如果解決的方法就在你所使用的儀式中呢？」艾紫培說道。「有可能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修改...... 」 
 
「我不能，」娜爾施煩躁地說道。「我不會的。你不明白。儀式——」 
 
她對當時在韃契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她在叛亂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盡可能簡潔的解釋了一次。

一半是因為娜爾施已經厭倦了聽到對自己的讚歌，一半是因為此時書房中空氣裏已經累積了足

夠多的悲傷，她不想要再添加更多。她內心深處某個孩子般的部分曾擔心他們會因為不堪負荷這

些想法而崩潰了。但或許她應該說明的更詳細點。這會使這部分變得更安心一些。 
 
「那個儀式，」娜爾施重複著。「它不僅僅只是召喚了靈龍而已​​。它——」該如何用語言來表達她自

己都幾乎無法理解的事情？這似乎是有點笨拙且不負責任的解釋。「據我所理解的情況，它可能

是破壞了韃契之前微妙的平衡，從而引發了連鎖反應。」 
 
「而且妳擔心如果妳提供援助的話，歷史又會重演。」始終是那般冷靜又冷漠。 
 
「沒錯。如果我有歐祝泰的話情況就會不同——」 
 
該死的往事和它再一次的荊棘攻擊。儘管龍王如今已被潔斯凱族人視為詛咒，但娜爾施對自己如

此輕易地說出龍王的名諱感到畏縮。所幸的是，艾紫培的臉上沒有露出任何評判的表情，但她看

起來似乎都是沒有任何表情，只有鋼鐵般的冷靜。 
 
「韃契遭受著苦難，但至少這個時空熟悉這股勢力的現況。各個氏族都有各自的應急方式和防禦

措施。我不想去考慮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在另一個有著截然不同規則的世界發生了無法自

保的最壞情況時，」娜爾施搖了搖頭。「有太多的可能性，而且其中沒有一個是好的，而且我——」 
 
她還想說的話都被一聲撞擊的巨響聲和一陣低沉而緊急的鐘聲給淹沒了——這是有什麼事情不

對勁的警告。艾紫培和娜爾施猛地站了起來，牆壁後面傳來陣陣喊叫聲，一個女人絕望的高聲哀

號刺破了喧囂聲。 



 
「發生什麼事了？」艾紫培表現的一如往常平靜地說道，但是她的手已經放在了劍柄上。 
娜爾施抬起頭，聆聽著鐘聲的節奏。她熟悉他們旋律，但她從未聽到過這個訊息。這是個新的訊

息，是修道院從未經歷過的事情，這是他們預料到但只有紀錄在紙上的災難。鈴聲再次響起。 
 
「龍，」娜爾施說著，人已經跑出了書房。「學校裡有一條野生龍！」 
 

 
當然，過去也曾發生過野生龍的攻擊——是出於飢餓或惡意的玩弄，偶爾也會測試潔斯凱的防禦

程度。但那些都是斷斷續續、毫無動力的行為，通常很快就能被阻止了。歐祝泰殘餘的子孫是更

加的兇殘，但就連他們也被趕走了。從來沒有一條野生龍能夠成功爬上船的甲板。空騎士和他們

的坐騎確保了這一點。 
 
但現在這裡就有一條。 
 
而且現在它不只是進到了船上，而且還是在學校裡。恐懼占滿了娜爾施的心頭。幸好天色已晚，

這是她唯一的慰藉。最小的學徒只有在白天才上課，以便有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處。學術追求固

然很重要，但他們的人際關係成長同樣重要的是，這將讓他們與世界建立真正的關係。這時還在

上課的是年紀較大的孩子，他們既有足夠的動力，也有足夠的天賦，願意自願參加選修課。娜爾

施非常了解他們的課程結構。它們不會立刻就遭遇到入侵者。 
 
但「不會立即」還是不夠好。學校裡面仍有一條野龍跟他們在一起的。 
 
一條以某種方式繞過了所有保護措施的野龍。 
 
如果它能做到這一點，那它—— 
 
娜爾施把剩下的想法全壓了下去。根本沒有意義作任何的猜測，除了到達那裡並評估損失之外，

沒有任何理由做其他的事。她需要對情況進行分析，確定他們能做什麼，確定已死亡的人數。那

裡的老師們都擁有無比的勇氣，惡龍必須先穿過他們才能到達孩子們，也因為如此，娜爾施知道

那裡將會有傷亡，唯一剩下的問題便是多少。 
 
在她身後，艾紫培的光芒在走廊上投下淡淡的陰影，天使跟著娜爾施在並肩奔跑著。他們周圍的

僧侶們要么在把受驚的孩子和平民趕離危險，要么親自向著來襲者衝去。娜爾施抑制不住在心中

湧出的自豪感。他們都是善良的人，和平時謙遜，危機時勇猛。娜爾施認識許多恰恰相反的人，他

們會不停地吹噓自我，然後在逆境的第一個跡像出現時就動搖退縮。但絕對不會是疾鶴院的僧

侶。他們在之前就證明過自己的勇氣，並且現在又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娜爾施和艾紫培轉過一個角落。學校就坐落在船腹中，像一個裝滿美好的未來，就等著生根發芽

的夢想種子。在學校落成之前，曾有過長達數個月的激烈爭論——有些人投票支持將學校建在塔

樓的最高層，這樣學生們可以不受限制地觀察周遭的世界，而另一些人則堅持地認為那等同於自

殺的行為無異，建議最好將學校隱藏起來，再加上層層的防禦和上百條出口。娜爾施心裡永遠感

激著後者的勝利，尤其是在現下船在持續的猛攻下顛簸不已。更多的僧侶川流而過，他們懷裡抱

著傷員，廢墟中飄滿了灰燼。娜爾施用手指輕輕碰觸每一個僧侶，讓它們的速度稍微更快一點，

耐力更強一點。這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魔法，但她沒有時間多做其他的事情了。 
 
前方地不遠處，某些東西在反覆的衝擊下，終於斷裂了，船體似乎在痛苦地咆哮著。遠處傳來了

尖叫聲。 
 
娜爾施的心猛地一沉。 
 
「就快要到了，」她喘著氣說道，字裡意裡滿是祈禱。 
 
兩人跑下最後一層樓梯。錯不及然之間 ，她和艾紫培與襲擊船的物品對上面了。娜爾施立刻意識

到惡龍是如何躲過他們的防禦策略，以及他們的防禦計劃中仍存在著的致命錯誤。這個生物下面

的地板裂開了，直直通往船底外的天空——它從下方刺穿了船的本體，咬穿了木頭和金屬。走廊

對這個闖入者來說太過於窄小了，這個龐然大物就像是從冰川上削下來的一大塊冰一樣，全是尖



锐的利刺，動作凶狠而扭曲。它的體型太大了，只有頭和喉嚨及一隻爪子完全進到船裡。這一幕

幾乎讓人覺得滑稽，但娜爾施並沒有感到任何笑意，因為巨龍的嘴邊沾滿了血污，毫無生氣的手

臂在它的牙齒間垂掛著，伸出來的無力手掌彷彿在說著它的主人仍在等待著救援似的。 
 
在她身邊，艾紫培拔出寶劍，劍身出鞘時發出如同絲綢一般順滑的聲音。 
 
惡龍沒有理會她們發出的聲音，或是圍繞著它巨大身軀的僧侶，它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旁邊一間

剛倒塌的房門上，房間的門如內凹的肋骨一樣被壓住了。透過廢墟的破口，娜爾施依稀能看到五

個年輕人互相抱在一起，還有第六個年輕人帶著堅定的神情站在門口的廢墟邊，雙手向前伸出。

空氣中隱隱顯現的銀色波浪告訴娜爾施，女孩已在逼近的巨獸與她們之間築起了一道屏障。 
 
「那持續不了太久，」艾紫培簡潔地說道，冷靜的不像人類。 
 
「不，」娜爾施回道。「那撐不住的。」 
 
龍皮上佈滿了傷口，上面覆蓋著一層薄薄的血跡。娜爾施的僧侶們已經盡​​其所能了。然而，他的

皮和鱗片實在太結實了，而他們武器的攻擊範圍也很有限。龍大口大口地吸氣，然後又一口，喉

嚨處瘋狂地蠕動著，好像要把一根骨頭吐出來似的。周遭的氣溫驟降，當娜爾施再次開口說話時

，她的呼吸成了瀰漫在空氣中的白霧。 
 
「你相信我嗎？」 
 
艾紫培沒有回答，只是微微展開翅膀，飄在空中。她此時比任何的星星都還要明亮，如傳說中的

一樣美麗，娜爾施這才明白為什麼其他時空的忠誠信徒們會跟隨他們的天使衝入地獄的入口。她

舉起光芒四射的長劍，化身為保衛世界的武器。 
 
「聽我的指示，你需要衝進它的喉嚨裏，然後用力深深地割開它。」 
 
娜爾施根本無法知道天使能否在龍的消化道裏或是超近距離的冰凍吐息下存活。但在場上的所

有人裏，艾紫培是最有可能能夠完成這項任務的那一個。龍的嘴裡仍舊是紅色的牙齦和光滑的肉

，它的喉嚨內部也還是由肉構成的。天使瞥了一眼娜爾施，表情毫無變化。在這一瞬間，這位傑斯

凱女性後悔沒有在艾紫培的第一生中認識她——一個如此清廉正直，能讓天堂從墳墓中將她復活

來成為捍衛者的人物。 
 
「儘管開口就行。」 
 
龍再深吸了一口氣。在它的喉嚨深處，娜爾施看到在翻騰滾動的寒氣，寒冷讓空氣變得沉重。她

示意讓周遭的僧侶們向後撤退，目不轉睛地看著光芒，直到眼睛濕潤——機會只有一次，太早了，

他們將冒著真正測試天使體質強度的風險，要是太晚了......娜爾施還沒考慮到這個的後果。 
 
此刻感覺時間的流動緩慢如同濃稠的蜂蜜一般。 
 
「就是現在。」 
 



艾紫培一頭衝進了惡龍大開的巨口中，劍尖像燈塔一樣筆直向前。娜爾施看見它被刺破皮膚，奮

力地刺入，深深地刺進了巨龍的口腔頂部—— 
 
她揮了揮手，用手勢向僧侶們下達指令，「就是現在。」 
 
血液像一道濃稠的幕布一樣噴湧而出，將天使全身覆蓋淋濕透，她明亮的銀色盔甲上被濺成了一

片血紅色—— 
 
娜爾施與五名僧侶衝上前去，把瓦礫撬開，另外三名僧侶一邊工作一邊架起盾牌。 
 
巨龍的頭向後仰去，頭猛地向右甩去，撞倒了一堵牆—— 
 
娜爾施感到周遭空氣因衝擊而在迴盪著，但是盾牌仍屹立不搖。 
 
它試圖用牙齒來咬住艾紫培，但這只會讓艾紫培的劍更加深入地刺進它的頭骨裏。當天使將她的

劍向上推，深深地插入佈滿粘液的組織直到只剩劍柄時，那生物的咆哮聲變的尖銳起來—— 
 
孩子們在僧侶之間傳遞，然後被指示沿著走廊急忙逃跑。二、三、四個。娜爾施低聲數著每一個從

視線中消失離去的孩子。 
 
六個。 
 
天使與她的對手這時陷入了僵局，誰也無法擺脫對方武器攻擊的威脅。不過隨著受傷學徒們地安

全撤離，疾鶴院的僧侶們不再需要謹慎行動。他們再次舉起了武器，那些沒有武器的人舉起的手

上閃爍著光芒。艾紫培幫他們製造了一個機會。血紅的泡沫從惡龍的口中冒出。在巨龍再次吸氣

時卻乾嘔起來，是艾紫培用她強健的身軀轉了半個圓圈，在巨龍的嘴巴裏切下了一塊肌肉，當惡

龍發出尖叫聲的同時，僧侶們也發動了攻擊，鋼鐵武器和拳頭粉碎了軟組織，打碎了牙齒，將龍

的下顎內部變成了屠宰場。這對於這個生物來說已經受夠了。它開始扭動著身子向後，掙扎著想

要從攻擊者那裏逃脫，每一個飢餓進食的念頭都被逃命的需要所取代。 
 
惡龍的嘴巴大開，足夠讓艾紫培可以後退幾步出來，用惡狠狠的目光盯著娜爾施，然後滑著退回

洞口裏面，再根據外面聲音聽起來，它在向著上方移動。 
 
「它要跑回甲板上去，」艾紫培說道。 
 
當娜爾施凝視著大天使時，她仍能感覺到在自己脖子處的脈搏興奮地跳動著。艾紫培如同是一尊

紅色的肖像，她的頭髮沾滿了鮮血。連她翅膀的光芒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耀眼的金色，而是紅

寶石般的光芒。她的表情卻仍然是出奇的平靜。 
 



 
 
「那我們就趕快追上去吧，」娜爾施說道，然後他們回到樓梯間。隨著她腎上腺素開始下降，她能

感覺到自己雙腿的肌肉在每一次移動中抽動著，她既感激又嫉妒著艾紫培能輕鬆地在她前方滑

行著。他們出現在韃契充滿狂風的天空底下，娜爾施左側傳來的一聲尖叫聲告訴她天騎兵已經與

攻擊者在交戰了。娜爾施在旋轉著雙手準備好一個魔法，以備在巨龍試圖闖入船艦上時對其進行

攻擊，但這隻野獸似乎並不願意再次面對走廊裏遇到的對手。它發出一聲咆哮，距離近到娜爾施

都能感覺到它惡臭的呼吸如同一陣冷風吹過，然後它從船側轉向脫離，不時從它的嘴裡噴出陣陣

雪白色的冰冷空氣。娜爾施感到自己的肌肉放鬆了下來。在這之後就可以交給空騎士們去處理

了。 
 
艾紫培在她旁邊坐了下來。大天使似乎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我會尊重你的任何決定。如果你告訴我潔斯凱人無法出手幫助多元宇宙，我會離開並去其他地

方尋求幫助，」天使說道。「但如果不採取措施，巨龍就會吞噬其他時空。我們需要你們的知識。」 
 
娜爾施看著這艘殘破不堪的船艦，她的僧侶們滿臉期待地看著她。 
 
「明天，」她說道。「明天早上我就會告訴你我的決定。」 
 

 



清點損失花了好幾個小時。讓娜爾施鬆了一口氣的是，傷亡人數極少。傷者的數量較多，但疾鶴

院以醫術高超聞名，而且照顧傷患的僧侶數量十分充裕。這艘船本身是在這次襲擊中受損最為嚴

重的一部份，船體的一大塊已經不見了，使得任何的修復作業都變得十分困難——修建者要么必

須騎在龍背上費力地精心工作著，要么想辦法讓船降落在海面上但不立即沉入水中。 
 
但這些都是明天的問題。 
 
當娜爾施在與每個受襲擊影響的家庭交談時，艾紫培陷入沉思般的默默地跟在她身後。隨後，她

被帶去了浴室，而娜爾施則與議會商討著下週的計劃——哪個村莊可能會受到這一情況的影響，

需要聯繫哪些姊妹修道院，確保有足夠的僧侶參與，以確保民眾受到保護。一直到了黎明前幾個

小時，娜爾施終於完成了她作為道宗的職務，偷偷地去找艾紫培。 
 
「這就是你的房間，」娜爾施將天使帶到睡眠甲板層後說道。她打開了走廊盡頭一扇不起眼的門，

朝著房間的內部指了指。一盞油燈在裡面的空間裡投射出一種舒緩的黃銅色溫暖光芒，拉長了 
 
艾紫培翅膀的陰影，使她看起來好像把整個空間都佔滿了。 
 
就修道院的房間而言，這個房間是比較豪華的房間之一，裡面有大量柔軟的枕頭及床上用品，甚

至還有一個閱讀角落及一張有軟墊的椅子。每當其他氏族的代表來訪時，他們就會住在這裡。這

位潔斯凱女性感覺越來越不安地看著艾紫培在房間裡緩慢地探索一圈，她冷漠的臉上浮現出令

人擔憂的尷尬神色。 
 
「你確定嗎？我覺得還有其他人可能會更需要這個房間。」 
 
「不，不，不，」娜爾施說道。「今晚它是你的了。請隨意。」 
 
警戒的神情快速地閃過艾紫培的表情，快如飛行中的羽翼灑下的影子。 
 
「謝謝你，」她小心翼翼地說道，這讓娜爾施覺得自己可能犯了嚴重的失禮行為。艾紫培用僵硬的

手臂緊緊抱住她的行為，使她免於過度的自我分析。「阿耶尼對你評價很高。我很高興看到這些話

都是真的。我們明早再談。」 
 
天使向後退了一步。天使身上散發出的金色熱量讓娜爾施震驚不已，就好像在她胸膛裡的是個太

陽而不是心臟。娜爾施輕輕地點了點頭，兩人已經對無用的閒聊和多餘的禮節感到疲憊了，在又

難熬地對視了幾秒鐘後，娜爾施先開口說道，「我想現在該先讓你睡覺了。我們明天再談。」 
 
當潔斯凱的道宗關上身後的門時，艾紫培仍然站在那裡，保持著通常在軍事閱兵時才會出現的筆

直姿勢，娜爾施突然意識到，她根本不知道天使是否會睡覺。 
 

 
「泰伽姆？」 
 



當年長的僧侶走進她的書房時，娜爾施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近幾年的歲月對他來說並不算友好。

儘管他的肌肉跟年輕時一樣發達，但聚集在眼睛和嘴巴周圍的皺紋就像搶食的腐屍鳥一樣多。他

的臉頰變得更瘦，頭骨的輪廓也比娜爾施記憶中的要突出得多。 
 
「道宗，很抱歉在這個時候打擾您，」泰伽姆說道，並敷衍地鞠了一躬。「但事態很緊急。」 
 
「是關於重建工作嗎？我知道船體上現在有一個相當大的洞，但我們已經派了警衛駐守在那裡，

以確保沒有任何東西會趁機利用它。明天，修建者將開始工作。我只是覺得——」 
 
泰伽姆不耐煩地張嘴打斷。「不是那樣的。」 
 
「那是什麼？」 
 
他們曾經是同儕。在不同的情況下，娜爾施也許會想和他做朋友。但泰伽姆對於她在龍目聖殿中

晉升的速度之快以及歐祝泰對她過多的寵愛感到不滿。她不能怪他。與她不同的是，他對他們的

龍王始終忠心耿耿。如果不是被迫在流亡和舊日的忠誠之間做出選擇，泰伽姆是不會放棄歐祝泰

的。更理所當然的不會帶領針對他的政變。儘管如此，有著熟悉的共同歷史意味著他們之間存在

著一種詭異的同僚關係。也是因此娜爾施對他的無禮的行為視若無睹。因為事實上，他也很想念

歐祝泰。 
 
「是關於你的客人的事。」泰伽姆站在門口，雙手交叉。 
 
「艾紫培？她今天幫了大忙。」 
 
「她只是將臨未來的一個預兆。」 
 
這句話讓娜爾施驚訝地大笑起來。「泰伽姆，我從來沒把你當成一個迷信的人——」 
 
「請原諒我試著表現的委婉些，道宗。既然你問了，我就用更直白的話來說明吧——野龍以前從未

被吸引到表現出如此暴力的行為。」 
 
娜爾施沉默了。 
 
「這可能純粹只是巧合，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這次襲擊是她到來後造成的結果的可能性，」泰加姆的

聲音變得柔和起來。「我們不能冒險讓這種事情再次發生。我們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如果我們

接著又再次受到攻擊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艾紫培的到來是引來襲擊的原因。」 
 
「我們也沒有證據證明事實並非如此，」他溫和的回答卻令人感到窒息。他的話裡並沒有帶著任何

的惡意。「為了我們的人民，我們放棄了一切我們珍視的神聖之物，不是嗎？我們摧毀了我們的過

去，燒毀了我們的未來，希望以此能換取來潔斯凱人的自由。如果我們必須再次為其他人而死，

那自由還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注定要為他人而死，那應該是為歐祝泰。」 
 



其他人可能會把這些話稱為叛國。但娜爾施發覺她做不到。 
 
「讓她離開，娜爾施。離潔斯凱越遠越好。」泰伽姆再次勸說道。「你現在是道宗了。你最重要的責

任是對你的人民負責。別忘了這一點。」 
 
而娜爾施對此也沒有說什麼。 
 

 
當光亮開始滲透入漆黑、沒有星光的夜空時，艾紫培聽到了一陣禮貌的敲門聲。她打開門，發現

娜爾施帶著一臉歉意站在那裡。 
 
「恐怕潔斯凱人無法幫助你。」 
 
艾紫培點了點頭。她來到韃契並沒有帶著任何特定的期望，主要只是想發出警告、尋找答案。如

果她能夠得到一些幫助那就更好了，但這不是韃契的責任。大天使—— 
 
娜爾施調整了一下肩上的背包帶，臉上浮現出凶狠的表情。 
 
「但我可以。」 
 
——第二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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